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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地下党员(三)

电话局经常接待国民党的要员，从他们口中
得知，国共两党终于要联合抗日了。

散落在南方各省边远山区的红军游击队，已
经下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不日将经
华埠北上参战抗日。

国民党要求电话局严密观察防范，限制中共
对地方百姓的影响。

这个消息让我很兴奋。但一听说共产党的
部队要来，当地的地主富商们都忙着藏匿财物细
软，局势反而更加紧张。

果然没几天，由陈毅率领的第一红军支队先
期到达，2000 多人在华埠集中整训了半个多
月。

国民党的兵我见多了，共产党的部队是第一
次见，发现他们彼此间互称同志，没有上下级之
分，看起来很是亲密。我亲眼目睹一名司务长因
为虚报菜价，贪污了集体十七元伙食费，竟被投
票公开处决。

陈毅走后，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支队
司令员的第三支队也途经华埠北上。我与张云
逸有过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1938年3月的一个午后，新四军二支队后续
部队某团首长在江山打电话给已经前进到华埠
的三支队司令部，要请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
员张云逸接电话。

二支队的通讯装备十分简陋，没有专线和电
话局总机挂通，要由专差传呼，来电话局接电话。

等了十多分钟，来了一位士兵装束的中年男
子。他中等身高，穿着旧灰布军装，紧束皮带，小
腿绑带打得整齐扎实，走起路来快速稳健。

我在心里猜他最多也就是个副官或军需之
类的干部，所以当他把传呼回单递给他时，就用
略带怀疑的口气说：“江山团首长要向张参谋长
亲自汇报请示呢。”

想不到这位大兵哈哈一笑，还称赞我工作认
真负责。及至接通电话，听到他自报是张云逸，
对方立即说：“报告张参谋长……”

我这才确信，这个看似普通一兵模样的人，
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云逸，怪自己狗眼看人
低，不由地吐了吐舌头。

但是，通话刚开始，又突然中断了。原来衢
州防空哨站传来日机空袭警报，接着又是紧急警
报。

张云逸参谋长一点也没有慌乱。
空袭警报响起来后，很多百姓争先恐后地向

公路对面的山上跑去。电话局附近就是华阳小
学，那里有几百名学生。孩子挤在大人堆里，随
时都有被挤倒踩踏的可能。

张云逸沉着冷静地站立在门口指挥群众疏
散，告诫大家不要惊慌，不可争先恐后，要强帮
弱，壮帮老少，有序疏散。

这次空袭，日机向衢州机场疯狂投弹几十
枚。一刻钟后，警报解除，与江山的通话恢复。

打完电话，张云逸与我握手道别：“谢谢你，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邹鼎山。”
就像现在年轻人喜欢追星一样，我也有了崇

拜的偶像，喜欢上了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部队，一
心想加入他们。

经人介绍，1938年秋天，我秘密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组织上要求我以电话局为掩护，开展地
下工作。

很快我就接到第一个任务，为新四军前线筹
款筹衣。我的上级组织联络人林一心书记，握着
我的手说：“这事由你全面负责。”

这可是党交给我的任务呀，光荣而又艰巨，
我必须要完成，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作为任务负责人，我当然先把工资捐了，又
发动几个党员骨干。在大家的努力下，没用多长
时间，买棉买布，很快四十多件棉背心就赶工完
成了。

口述：邹鼎山
记录：马朝虎

未完待续……

文峰 电话：5665678

Email：csb501177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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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稻作
[灯下漫笔]

南丰后人

近日，偶读“稻田派”作家周华诚
（常山籍）的散文《六间房记》，甫一开
头就“黏”住了我——“一曰望田。推
窗可望田……寒露过后稻熟，有人驾
驭收割机前来，轰隆隆声势浩大……
此机器下得田中，大口吞吐，半小时即
告完工——稻草归了稻草，谷粒归了
谷粒；一支长长的机器‘手臂’伸出，袖
筒中哗啦啦吐出稻谷来……”看得真
切时，我便把抚弄“稼穑”的往事“闪”
成了如下的文字。

在我刚参与稻田农作的时候，还
真没见过什么收割机。老家的三间泥
瓦房就在一座山间的水库脚下，屋后
是个小山坡，门前是库水流下的一湾
小溪，小溪的上边即是一大片农田。

我的割稻劳作是从读初中阶段开
始的。那时候学校统一放暑假，老师
要求学生们去“勤工俭学”，返校后还
要上交一篇作文。

时值农村里“双抢”大忙。早稻要
抢收，晚稻要抢种。稻谷的收割脱落
还属于纯手工活，更没有现在的割脱
一体机。我们几个同学紧跟着大人去
收割早稻，等放到一大片后，就做传送
稻把的运输工作。因为脱落稻谷是重
体力活，脚踩的打稻机似乎也还没有
诞生。正劳力要把沉甸甸的稻把举过
头顶，有节奏地在木桶中摔打，直到稻
穗打干净为止。遇到稻田水未放干
时，不到一个时辰，我们满身都是泥
浆，就像沼泽中摸爬滚打的猴子。每
当腰酸背痛想偷懒歇歇，大人们常常
说一句：“小年轻哪里有腰哇？力气用
了很快会回来的。”我们又蹦蹦跳跳地
穿梭在泥田里。

记得有一次，生产队里为了赶季
节，把山排田的水稻（长势一般般）放
开给社员承包收割，收割一亩可记工
分十分。我抽签到了刚好一亩稻田。
凌晨时分，大家趁着月色就出发了。
我拿起镰刀，赤脚踩到田里就埋头收
割起来。不管蚊叮虫咬，不顾大汗淋
漓，也不理会老鼠小蛇在田里串动，全
神贯注地匍匐在金黄色的稻根下。抓
紧一株，割之，抓紧一株，割之，一步一
步地往前挺进。直到收割了三分之一
的面积，方才坐在田塍边的乌桕树下，
牛饮般地喝起家里带来的凉茶。那一
天，我真正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成就
感，就我一个人，一天割稻一亩。老父
亲也含笑点头，晚餐上还奖励我半碗
酒呢。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生产队，与父
老乡亲一道修理着家乡的那块地球。
那时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几个姐姐已经先后出嫁，我就跟着
年近古稀的父亲学着种田。一年三百
六十天，风里雨里不停息，没过两年，
我的犁耙耖技术自觉得有模有样了。

初生牛犊不怕虎。
那时候，我家里分得了几亩责任

田，父亲由于患风湿性关节炎，不能长
时间下水作业，用牛耕田的技术活就
靠我来承担。经过多次观察以及偶尔
鞭牛扶犁，我就大胆地开始实践了。
可那集体的耕牛很是不听我话，一不
小心，我把犁头深插到了一块石头下，
左右开弓都拔不出来。我拿着竹梢当
牛鞭，一阵猛抽，抽的牛也火冒三丈，
硬是挣扎出去，把邻家田里的秧苗踩
得稀巴烂。我自然招来一顿臭骂，一

个劲地赔不是，我分给邻居户主一支
香烟后，自己一股脑地瘫在田边抽闷
烟。

后来，我考进了县机关工作。记
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单位里号召

“下乡支农”。我们一行十多人，来到
联系乡镇何家的一农户田里帮助插
秧，他家缺劳力，可是季节不等人。这
个时候，我有过几年农村劳动的经历，
就派上了用场。从拔秧，到捆扎秧苗，
再到分秧扦插，大家都想问问身边不
可多得的我。

岁月如流，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自新千年以来，年逾八旬的父母相继
离世，我已经多年没有干过稻作活了
……

不经意间，我打开窗户，一曲《垄
上行》歌曲悠悠传来“我从乡间走过/
总有不少收获/田里稻穗飘香/农夫忙
收割/微笑在脸上闪烁……”

我知道，本土作家周华诚先生经
过六七年的奋斗，把“父亲的水稻田”
做成了名闻遐迩的农耕文化品牌。真
想，嘛时候到他那“一亩三分地”去体
念一番。


